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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卷第六卷  愚百姓人招假婿　賢縣主天配良緣愚百姓人招假婿　賢縣主天配良緣

　　一

　　揚帆載月遠相似，佳氣蔥蔥聽誦歌。

　　路不拾遺知政美，野多滯穗是時和。

　　天分秋暑資吟興，百時溪山入醉哦。

　　好捉蟾蜍供研墨，彩箋書盡剪江波。

　　這一首詩，乃宋賢米元章贊美賢明州縣而作。大凡為州縣者，須有愛民之心，又有愛民之才，斯能體恤民情，通達下意，看百

姓事直如自己的事，處置得停停妥妥。雖至極難分解之訟，而格外施恩，法外用意，不唯心力為勞，兼且解囊相助，將壞做變做美

事，奸巧者轉受奸巧之累，良善者仍得良善之益，方是為民父母的道理。若為官府者貪婪不法，唯知奉承上官，刻剝百姓，民事置

之不問，事有疑難，全不細心體察，一味聽了胥吏，糊塗了帳，何以折服人心？於地方有何補益？今日所以發此一段議論者，只為

近今有一兒女相爭之事，彼此捏告，縣宰經年不能斷理，虧得一位賢明官府到任，委曲周全，既息紛爭，且成就了一樁好事，人人

悅服，一時傳為美談。要知此事出在何處，待在下細細說來。

　　江蘇省內江府上海縣地方，有一人，姓王，名慕郭，年過四十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妻子，孑然一身，專靠起課算命為活。生平卻

極守本分，不貪酒，不好賭，待人一團和氣，人皆呼為「老王」。門前開一卜筮店，每日有一二百文進門，用度卻也有餘。只因不

娶妻室，常思或子或女，撫養一個，以為終身靠老之計，托人尋覓。其時地方成熟，誰肯把兒女與他？

　　一日，適有間壁鄰居趙媒婆走進來，說了半日的閒話，問道：「王先生，你靠命數為活，日子卻也過得，但既無家小，不能生

男育女，將來年紀漸漸老起來了，那個是你著肉之人？」老王道：「正欲過繼一個兒女，以為依靠，只是沒有湊巧的。」趙媒婆想

了一想，道：「如此說，卻好北門外尤大官近日老婆死了，遺下一個女兒，才得六七歲，無人照管，尤大官正要過繼與人。好一個

乖巧孩子，可要同去看一看？看得中意，便可當面說定了。」老王聽了，欣然鎖上店門，一齊來到尤家。

　　要知尤大是一個不習上的人，平日貪賭好酒，家業全無，妻子在日，做些女工幫貼，母女二人，已是半飢半飽。今妻子又死

了，巴不得將女兒出脫，無所牽掛，好遂他賭錢吃酒之興。見老王同人到家，說知來意，一說一個肯，便令女兒出來相見。

　　老王見女子衣服雖然襤縷，面相卻是端正，聲音也清楚，看是個有些出患的，便向尤大道：「令愛既肯過繼於我，便是我的女

兒了，分明與兄無乾，日後撫養教育，擇配適人，皆我做主，老兄不得與聞。這句話到要預先說過的。兄若應允，明日是一好日，

便來領去。」尤大滿口應承道：「吾因養不活他，故肯過繼與兄。一應事情，有老兄做主，是極好的了。我何苦又來相認？」老王

見其出自真心，並無假意，又把女兒細細端相了一遍，約定明日來領，遂拱手而別。又別了趙媒婆。

　　老王身邊有些碎銀子，不即歸家，忙忙走到典衣鋪中，約略女兒身材，買了小女衫一件，小布裙一條，小女帽一頂，一到明

日，即托趙媒婆到尤大家替他穿著停當，然後領歸，拜壽星，拜繼父，取名「壽姑」。

　　說也奇怪，壽姑初到驀生人家，又不哭，又不嚷，叫拜就拜，叫他說話就肯說話，百依百順，竟像養熟的一般。老王歡喜得了

不得，就趙媒婆也嘻嘻的笑起來。過了數月，便能烹茶掃地，熙管門戶，陪伴著老王，親親熱熱，如同自己生的一般。老王喜得女

兒伶俐，便托一鄰家婦人梳頭纏腳，並學些女工針指，算命得閒，時常坐在旁邊，教他識幾十字，連「小九歸」也與他講講。喜得

壽姑心性聰明，一學便會。到十二三歲，便能替老王心力，料理米鹽諸務。老王所以如珍寶一般愛他，一刻也少他不得。年交二

八，出落得身才俏麗，顏色嬌美，竟是一個出色女子了。老王常思再隔幾年，尋一好女婿入贅進門，便可父女相依。即壽姑心中亦

願常在繼父身邊過日子。此雖異姓父女，卻是真心實意的。

　　忽一日，老王正坐店中，見有一人衣服華麗，舉動輕佻，跟一小廝，走進店來，拱手道：「煩起一課。」老王聽其聲音，知是

本地人，也不去問他姓甚名誰，把手一拱道：「請坐。」

　　你道來者何人？這人姓錢，混名錢剝皮，崇明人，捐了一個監生。家中開一小當，又在上海開布鋪。一生諸事慳吝刻薄，獨見

了婦人，如蒼蠅見血一般，盡肯花費幾個風月錢。每年到上海一次，向布鋪中清理帳目，適有貨物要置，特來卜問有利無利。老王

便將課筒搖動，批斷好歹。

　　正說話間，壽姑送茶與父親吃。錢監生一見壽姑，頓時神魂飄蕩，自忖道：「吾到上海，看見多少婦人，卻多平常，何意此間

到有此美貌女子！」老王見是有體面的人，回頭向壽姑道：「再取一杯茶來。」忙將自己的茶雙手送過去。錢監生推住不接。及壽

姑再送茶來，便道：「不消，不消。」忙欲起身來接，壽姑將茶放在桌上，轉身進去了。

　　錢監生尚在呆想，又見人來起課，送過課金，道聲「重煩」而別。回到鋪中，思想：「此女年紀約有十六七歲，正在破瓜時

候。身段不肥不瘦，不長不短，姿色美豔，更有一種丰韻，尤覺可人。未知曾受過聘否？如未許人，若這銀子不著，娶到家中作一

小星，豈非大妙的事？」呆呆獨坐思想。忽有兩人走進。錢監生一見大喜，道：「正欲來請，有話商量，恰好二兄到來，正是機緣

湊巧！」

　　看官，你道這來的二人是誰？一個姓李，混名百曉；一個姓張，混名賽葛，專在大戶人家做幫鬧蔑片。張賽葛更有些些小智

謀，又且衙門精熟，官司走跳，人皆見其能幹，所以叫他「賽葛」。因錢監生是好色之徒，常常哄他闖寡門，嫖女客，以圖酒食醉

飽，因此往來莫逆。今見錢監生歡然相迎，又道有話欲商，自然有些油水的事來了，便帶笑問道：「錢爺有事欲商，只恐在下才拙

做不來。」錢監生道：「不要取笑。我且問你，此間有一起課的老王，二兄可認得麼？」百曉道：「素來相識，為何問他？」錢監

生道：「吾在上海，本欲娶一小妾回去，適往問卜，見他家中有一女子，到也看得過，甚為中意，欲煩二兄為媒。財禮不拘數目，

只要事成。」百曉便道：「容易，容易。說了大爺名姓，包管一說即成。」賽葛道：「你不要誇口，這老王為人有些蹊蹺，未必容

易。」百曉道：「從來財物動人心，錢大爺既肯出大價錢，憑著你我這張嘴，甜言蜜語，不怕老王不依。」賽葛道：「既如此，你

衝頭陣，明日你且去說。倘或不允，吾添生力軍幫你，如何？」說說笑笑，夜膳已至，三人共欽。臨別時，錢監生先送了二兩頭，

慇懃致囑道：「事若有成，改日還要重謝。」二人稱謝而去。

　　百曉睡了一夜，天明起來，恐老王占卜尚忙，吃過早膳，慢騰騰走到老王店中，拱手道：「王兄，近日財氣旺否？」老王道：

「托福，托福。」兩人坐定，略叔幾句寒溫。百曉便問道：「令愛貴庚幾何？」老王道：「十六歲了。」百曉道：「曾定親不

曾？」老王道：「尚未受聘。」百曉道：「到此年紀，也不可緩了。小弟今日特為令愛親事而來。如令愛才貌，必得嫁在富厚人

家，呼奴使婢，穿好吃好，方不枉此一生。若嫁在清苦人家，如何過得日子？豈非為父母的活害了他了？小弟與兄相厚，卻尋一個

大財主與令愛作伐。」老王道：「大財主人焉肯與我貧家對係？」百曉道：「兄言雖是，但只要不圖虛名，專求實在受用，貧亦可

以配富。不瞞兄說，今有一崇明富人，姓錢。身上貢生，家私巨萬。年紀不滿三十。因無正室，欲在此地娶一偏房娘子，財禮要多

就多。久慕令愛芳名，特托小弟為媒，此是令愛大福，王兄萬勿錯過。」老王從來不得罪人，一聞欲娶女兒作妾，便勃然變色道：

「我老王雖窮，決不肯變賣女兒，勿開尊口！」便起身道：「適有小事，失陪了。」竟一直走開。百曉一場沒趣，怏怏出門。一路

思想：「倒被賽葛料著了，此時作何理會？」

　　卻說賽葛是日已在錢家等候。正談笑間，忽見百曉垂頭喪氣走來，明知不妥，便道：「百曉兄，想王家之事已停妥了？」百曉

只把頭來搖。錢監生道：「可是不諧了？」百曉因將自己如何說法，老王如何回絕，一一說了。錢監生意興索然，便向賽葛道：



「兄有高見，玉成此事，決不相負。」賽葛道：「門路卻有，但白手做不來的。錢兄不惜所費，不要性急，吾去尋一人來，包管此

女到手。」錢監生大喜請教，賽葛疊兩個指頭細細說來。正是：

　　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　　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二

　　使盡心機破盡財，那知乖處把成呆。

　　好花欲彩無從彩，始信紅顏是禍胎。

　　話說錢監生思圖壽姑為妾，老王不允，因向賽葛問計。賽葛便道：「此女本非老王親生，是北門外尤大的女兒過繼與他的。倘

弄出尤大來作主，不怕此女不到手。但尤大如今不在上海居住，搬往青浦去了，必須尋他回來，故說先要破費錢鈔。」錢監生聞言

大喜，即取十兩銀子與賽葛，道：「權作盤費，煩兄明日就行。」賽葛對百曉道：「你我同去，何如？」百曉道：「當得奉陪。」

吃了晚飯而別。

　　再說尤大自女兒過繼出門後，屋也賣了，一身無著，溜來溜去，溜到青浦居住了。一日，正立門首，只見兩人走來，把他一

認，問道：「你是尤兄呀？」尤大聽是同鄉聲音，便應道：「正是。」二人走進，拱手道：「多年不會。」尤大仔細一想，道：

「原來是張、李二兄，到此何干？」賽葛道：「知道吾兄窘乏，特送大大一注財香到門。我兄不知要不要？」尤大忙問道：「財香

在那裡？說我不要，難道是背財生的？」賽葛道：「兄從前過繼與老王的令愛，今日長成了，出落得一表人才。育一財主欲要娶她

作妾，肯出大大財禮。我弟兄二人知是吾兄親生的，故請你回去作主。兄若不去，此種財香獨歸老王之手了，豈不可惜？」尤大

道：「這是極好的了，只是兩手空空，如何起身得動？」賽葛道：「兄若肯去，便舟同往，何如？」

　　尤大大喜，亦無甚行李，帶上了門，跟著二人便走。開船正遇順風，不兩日便到了上海，一齊同到錢家。二人先進內說：「尤

大來了，須要先與他些甜頭。」錢監生點頭，便叫請進。正值午牌時分，便請尤大吃飯。尤大是清淡久的人，見了大酒大肉，攛嗓

了一飽。錢監生慢慢的踱將出來。賽葛向尤大道：「此位便是崇明錢大爺，為人極好，家裡又富。因慕令愛才貌，欲娶為妾，故尋

兄來，聘禮竟是三百兩。兄若嫌輕，即再添些也不妨。今晚即立紅契，先交定親銀三十兩，餘待令愛過門，一並交清。」尤大聽見

有三百兩銀子到手，已是滿心歡喜，又先交三十兩，可作大大的賭本，正中下懷，便一一應承道：「明日吾去與老王說，女兒是吾

生的，不怕他不依。」是夜，寫定婚書，先交三十兩銀子。

　　尤大巴不得天曉，一到次日清早，趕到王家。老王一見尤大進門，起身問道：「尤兄，久不會面，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？來得恁

早。」尤大道：「一來奉候，二來看看女兒。」老王叩喚壽姑出來相見。壽姑因是自己父親，十年相隔，道了萬福，在旁陪坐。問

道：「爹爹幾時到的？」尤大道：「昨日。」又問：「昨夜擔擱何處？」尤大道：「在布鋪錢……」便縮住了口，改說道：「在一
朋友人家過宿。」

　　壽姑乖覺，察言觀色，有些蹊蹺，便起身道：「我去取茶來。」又向老王道：「茶葉瓶放在何處？」老王會意，便道：「我來

拿與你。」起身走進。壽姑走至灶下，悄悄對老王道：「我父親到此，似乎不懷好意，方才說出一『錢』字，便縮住了口，莫非前

日那個姓錢的要圖女兒，尋他來的？爹爹須留心防他。」老王點頭走出，隨後壽姑送茶出來，各用了一杯。老王先向尤大告訴道：

「我近日為了女兒受了一場大氣。」尤大問是何緣故。老王道：「日前李百曉來說，有一富人要取女兒為妾。你想，好好人家女

子，就算不是親生，豈忍將他變賣？被我搶白了一場，方才閉口。你道氣也不氣？只怕尤兄聞知，也要動氣哩。」

　　尤大聽此一番說話，倒弄得開口不得，算來坐此無益，只得立起告別，一直竟到錢家。賽葛一見，便問：「你去如何說了？」

尤大道：「尚未得說。」錢監生焦燥道：「如何不說？」尤大將老王之言備訴一遍，又道：「老王倒像未卜先知的。你想，他先說

了如此一番言語，你道我開得口麼？故急趕回商議。」錢監生直跳道：「女兒是你生的，你說不怕他不依，此刻為什麼又說出這這

屁話來！」賽葛道：「大爺不要性急，老賽尚有妙計。看他跳得出我的圈子麼！」錢監生道：「有何妙計？快說，快說。」賽葛

道：「尤兄賣女為妾，老王可以爭執。配人作妻，難道親生之父也做不得主的？據我之見，莫若僱一年紀相配之人，假充為婿，竟

說已經定親，目下要娶，今來領女遣嫁，名正言順，就當官也說得去，看老王再有何說。如再不依，憑我這筆尖與他當官理論罷

了。但充假女婿，必須一心腹之人，先與講定，事成之後，此女仍歸本主。相貌到要好好兒的。錢兄可有此人麼？」錢監生想一

回，道：「人到容易。吾當中現有小伙計週二官，年紀十七八歲，面目亦甚白淨，可以充得。只要說定便好。」賽葛道：「既如

此，喚了他來，方好做事。」錢監生忙忙差人趕到崇明，叫週二官去了。

　　再說週二官本上海人，原是好人家兒子，從小也曾讀書，只因父母雙亡，家業全無，有人薦他到錢監生當中學做生意，卻是一

個誠實子弟。聞主人來喚，隨即下船，趕到相見。錢監生見了，即便開口道：「吾有一事煩你，事成重謝，不叫你吃虧。」二官問

主人何事。錢監生道：「吾為娶妾，女家不肯，要你充做假女婿哄他上鉤。你切莫推卻。」週二官聽了，默然不應。錢監生道：

「你肯不肯，不妨竟說。」二官道：「主人娶他為妾，我去認為妻子，是欺主人了。我既認為妻子，如何復為主人之妾？名義所

關，只怕使不得。」錢監生見他回得斬截，便怒道：「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只此些小事情煩你，你就推三阻四！吾平日白白照顧你

了！」悻悻的走開去了。

　　張、李二人圓全道：「吾勸你依他的為是。倘你不依，惱了他財主性，你便立身不牢了。或更說你克落銀錢，虧他資本，著你

身上要賠補起來，你如何擔得起？若依了他，將來還有許多好處哩。」兩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週二官沒奈何允了，便回復錢監

生道：「二官已經勸允，明日叫老尤竟將茶果送到王家，不要遲了。」

　　錢監生大喜，忙忙買起茶葉果子，叫尤大親自送去。老王見他來得奇怪，便指著茶果道：「你拿這東西來怎麼？」尤大道：

「女兒對親周姓，昨日受茶，他家就要娶的，故來與你說一聲。」老王大怒道：「你莫說欺心的話！當初過繼時，說定憑我作主，

有趙婆可證。我撫養十多年，看看長大，你便來作主對親，只怕情理上太說不去！」尤大道：「我生的女兒，自然是我作主，難道

不許他嫁人不成？」兩下你爭我論，便大鬧起來。壽姑在內聽見，亦來數說尤大道：「從前忍心拋棄，今復貪圖財禮，若無繼父，

我不知死在那裡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大哭起來。鄰右聽得，俱走攏來。老王一五一十告訴，眾人俱說尤大不是。尤大見眾人俱說

他不是，即指著老王道：「私下說不明的了，我與你當官理論！」說罷便走。

　　老王氣得發昏章第十一，只得去尋趙媒婆來告訴他。趙婆聽罷，便頓足道：「這是尤大當初親口說的話，如何今日昧心來爭！

但他此去，既說告狀，說得出，一定做得出。倘他告到當官，押令出嫁，如何是好？你卻不可不防。」老王道：「難道女兒竟被他

奪去不成！」壽姑痛哭道：「趙娘娘，這是父親欺心假計，不過哄騙我去賣人為妾，我是斷靳不肯去的。」老王道：「這句話，李

百曉從前說過。到了官，我只說他假騙作妾，百曉也不好抵賴。」趙婆道：「百曉是他一路神祗，如何肯幫你說？況且口說無憑，

叫官府也難信。據我看來，除非這裡也尋一個對頭，說對過親事在先，不便再受人聘，庶幾說得進去。」老王道：「此計固好，但

教我一時那裡尋得出一個女婿來呢？」趙媒婆道：「只要一時騙過，弄人假充亦可。你若沒有，我有一個外甥在此。此人姓方，年

紀十八歲了，住在吾家對門，平日報聽吾話的。只要許他幾兩銀子，假充女婿，吾便充做媒人，當官一口咬定，便不怕女兒斷去。

事成之後，另自擇配。你道好也不好？」老王此時恐怕奪去女兒，沒做理會處，聽了趙媒一片話，信為妙計，竟照言行事。所謂

「急何能擇」了。

　　卻說尤大當日與老王爭論之後，同張賽葛等商議，竟到縣前叫喊。官府問了話，著令補紙進來。賽葛便與他寫了呈詞，竟說：



「老王因圖財禮不遂，匿女阻嫁。」將對親日期，女婿姓名，媒人李百曉，一一寫明，旋即投進。三日後，批「候喚訊」。老王聞

知，亦訴稱：「從幼撫養，婚配應身作主，久已對親。尤大貪圖財禮，復欲招婿。」也將女婿媒人姓名一一開列投控。也批「候

訊」。

　　從來說，官無三日急。又遇一糊糊塗塗不大理事的官，雖皆批准，只管懸宕不審。尤大催審數次，仍舊沉擱，，舊冬事，直至

來年八月中方掛牌拘審。當日縣官坐堂，先叫尤大上去問了一番，又叫老王上去問了一番，便開口道：「據我老爺看來，除非分一

女作兩女，或兩男並作一男，方免爭奪。女既分不開，男又合不擾，教我也無可如何。這都是媒人多事不好。」趙媒婆聽說媒人不

好，忙即跪上道：「小婦人做媒在前，沒有錯的，都是後邊做媒人的不好。」百曉亦跪上辨道：「尤姓的女兒，小的替尤姓做媒，

如何得錯？」縣官拍案大怒道：「這個不錯，那個不錯，難道倒是我老爺錯了不成！我老爺不耐煩審問，你們去議和了罷！」吩咐

都趕出去。兩旁一喝，一齊趕退。老爺早已退堂，陪伴小奶奶去了。欲知私議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三

　　公平拆獄紀前賢，墨吏如何只要錢？

　　家室團圓人盡樂，至今海上頌青天。

　　話說縣官審後，便育原告一邊人來勸老王道：「王兄，你要曉得，尤大告狀，暗裡有人替他出錢，你們若把自己辛苦掙來的錢

送與衙門人受用，不如將女兒讓他的是。」老王只是不允。

　　再說錢監生思想壽姑，巴不得即刻到手，擔擱上海幾及一載，事又不成，衙門中人及張賽葛、李百曉用他的錢也不少了，心上

好生焦悶。賽葛因說道：「現在官府只辦有錢的事件，除非送些賄賂，叫他批結，著歸本生父嫁人，恩撫不得爭執，便是定案了。

不怕老王不把女兒送出。但正項及雜費必得千金方彀。」

　　錢監生無奈，只得依他話去通關節，送銀縣主。果然「錢可通神」，不上二日，便發朱票一紙：

　　仰原差速押王慕郭將尤姓之女交還尤大，以憑出嫁，不得抗違乾咎。

　　限三日繳。

　　錢監生揚楊得意，以為再無不穩之事。老王聞知，嚇得目定口呆，手足無措，父女相對痛哭。

　　只見尤大同著原差進門，原差得過一大塊的了，取出朱票，向老王道：「如今沒得說了。你看，血瀝瀝的朱票，限在三日內完

結。速將過繼令愛交還本生，吾們好去消票。」老王尚未回答，只見壽姑蓬頭散發大哭，走將出來，指著尤大道：「你肯做昧心的

事，我不肯做負心的人！今日如要逼我去，我便死在你面前！」一面痛哭，隨手即向桌上搶一把裁紙的月在手，便要自刎。尤大忙

來奪住，老王也勸女兒。原差恐怕弄出事來，便搖頭道：「好一個執性女子，我們且去，慢慢勸她回意，再來相請。」尤大乘機也

一溜煙走了。

　　老王見女兒如此光景，心中益覺不忍，嗟歎不絕。隔了一日，正愁尤大原差又來相逼，只見一相識人走來道：「王兄，你救星

到了。現在舊官去任，新官即日到來，有人傳說新太爺清廉明察，從不肯冤枉民事。你速速打點去告狀，尚可挽回。」老王聞言大

喜，忙與壽姑說知。壽姑心下稍寬。

　　話說新太爺係旗下人，舉人出身，為官清廉平恕，視民如子。初次砍告，訟者紛紛。一見老王狀詞，情節離奇，叩批「准

訊」。果然庭無留訟，不上數日，掛牌就審，仰厚差拘齊人犯，不許遺漏一名。斯時，兩個假婿井拘到案，壽姑亦要出官。臨審這

日，齊齊伺候縣前，看的人一時擠滿，一則貪看壽姑姿色，二來要看新官審事。

　　停了一會，大爺升堂，原差把人犯一齊帶進，逐一唱名過，吩咐跪在兩旁。先喚趙媒婆上去，將壽姑過繼情由，對親日期，細

細問了一遍，喝聲：「下去！」便叫老王問道：「你撫養壽姑雖已有年，但既要對親，何不與尤大說知？」老王道：「尤大飄流別

處，十年不來，叫小人何處與他說？」太爺點頭，即叫尤大問道：「你養女不活，王慕郭代你撫養成人，叩要與他定親，也應先去

通知，何故擅自作主？本縣看你拋卻女兒十年有餘，何以遽然擇起女婿來？其中決有別情。」尤大被官府道著心事，只管磕頭，

道：「已奉前任明斷，因王慕郭抗斷不遵，又費太爺天心。」太爺把案桌一拍，道：「胡說！前任是前任斷法，本縣是本縣審法，

說什麼前任不前任！」兩旁看的都疑這場官司尤大要輸了。

　　太爺因叫壽姑上去，舉目一看，見她容貌端好，倒不像小家兒女，問他的話，清清楚楚回答，與老王所供無二。又喚兩個假婿

上去，見週二的相貌清秀，與壽姑卻是一對；方大面目粗俗，不及週二遠甚，心中便有配與週二的意思，便向兩告道：「這節事，

恩撫與本生俱可作主。你兩下既不能作主，來求本縣作主，今日本縣自有作主的道理。」吩咐把壽姑送進內堂更換衣服，又命整備

香案，喚鼓樂伺候。斯時，看的人擁滿縣庭，俱茫然不解。有的道：「想是要與他當堂結婚。」有的道：「斷還沒有斷定，教與那

個做親呢！」私下議論，紛紛不一。

　　話說壽姑來到內堂，見了裡邊太太，忙即下頭去。那太太又是極賢慧的，常勸丈夫做好官，行好事，見壽姑生得好，便有哀憐

他的意思，賞他新衣數件，插帶數事，打扮得壽姑如花似玉。一到堂上，眾人注目爭看，越發容顏美麗。斯時，錢監生亦在人叢中

偷看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他下肚去。只聽見太爺吩咐道：「女子配人是終身大事，況夫妻緣分皆自上天主張，本縣已將兩婿名姓寫就

兩鬮在此，你去跪在香案前暗自禱告，信手去拈，拈得的便是汝夫，本縣即與配合。」壽姑此時只得任天由命了，便到香案前伏地

暗祝，遂拈一鬮呈上。太爺拆開一看，見是姓周的，便大喜道：「好，好。」吩咐即行合巹禮。

　　斯時，老王在旁唯有哭泣，不敢言語。賽葛忙唆尤大跪上道：「女婿並無居房，小人情願領回出嫁。」太爺大怒道：「你敢在

本縣前弄鬼麼！」喝令在案人犯一齊趕出，單令週二官、壽姑在此成親。又問週二道：「你有住屋麼？」答道：「沒有。」太爺便

發二十兩銀子，吩咐書投，叩在衙門近側借屋三間，牀帳被褥食用等物一一備好，又賞他紅綢兩段，整備轎子一頂，以便送歸。

　　斯時，看的人益發如潮如海，把縣堂塞滿。只見太爺端坐上面，左右排立兩旁，吹手動起鼓樂來，掌禮人依然念起詞賦來。新

人交拜天地，又朝上拜謝太爺。然後壽姑坐了轎子，週二官肩上披紅，轎膠先走。送出縣門，太爺退堂。一路喧聲不絕，齊道：

「一塊天鵝肉，送在週二官狗口中去了。」

　　錢監生回到鋪中，埋怨張、李二人道：「生米煮了熟飯，倒作成別人去了！」二人道：「頭水茶沒得吃，開水原有得吃的。明

日去催週二官領了妻子同到崇明，依舊讓你受用便了。看官曉得，若錢監生此時竟割絕了念頭，張、李二人也不要再圖事成相謝，

可安然無事了，只因奸謀不已，以至當堂受苦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　　再說夫妻二人，同到住處，伴婆遞過合巹杯，說：「太爺吩咐，不許在此攪擾，我們是去了，請兩新人自用夜飯罷。」說罷，

眾人一齊散去。兩新人堂上鬧了一日，腹中各有些餓了，見有現成夜飯，遂對坐而食。壽姑見官府如此抬舉，又嫁一好丈夫，心下

甚是歡喜。週二官卻有錢監生一邊牽掛，只管呆坐著。壽姑先開口道：「你的情事，吾已有些曉得。如今既作夫妻，不妨向我直

說。」週二官見妻子問他，便將錢監生要你為妾，僱我充作假婿，今雖弄假成真，恐他日後尚有話說，細細告訴壽姑。壽姑道：

「不瞞你說，那方姓女婿也是假充的。今有太爺作主，怕他怎麼？將來我與你同到繼父身邊過活。繼父是極愛我的，一定收留。若

崇明那邊，你也不要去了。」二人說得入港，遂解衣就寢，枕席上唯感縣主恩德。

　　再講太爺心中，錢家要買妾的情節雖未深知，但看堂面上光景，頗自疑心，次日起來，即吩咐衙役道：「週二那邊，著你們留

心察訪，倘有人去吵鬧，拿來見我。」看官可曉得，事已審過，為何還要察訪？因昨日審問時，察看情形，但見老王亂滾亂叫，尤

大反不見喜歡，便知其中另有情節，女婿是假的了。因相女配夫，欲成就好事，故將計就計，托天之意，斷與週二配合，其實兩鬮



皆寫周姓。恐成婚之後，尚有他故，再遣人察訪。此官府細心周到之處。

　　卻說差人在週二住房對門茶鋪裡頭吃茶，一到午間，見張、李二人同了尤大走來，催他夫妻同往崇明。週二官隔夜已聽了壽姑

這番說話，便膽壯起來，回得割割絕絕。二人便罵二官欺心，二官亦罵二人欺心。壽姑亦出來數說父親。彼此正在爭論，卻好兩個

差人聽見對門喧嚷，便走攏來道：「太爺正差我來相請三位，有話去對太爺說。」扯了便走。三人驚得呆了，便向差人求饒。差人

道：「我肯饒你，太爺卻不肯饒我。走走走。」又向週二官道：「你也同去回話。」

　　一到縣前，差人先去稟知，太爺便喚週二問話。二官跪下，便將從前東人錢某如何叫他代替，他如何不允，硬逼著去，昨日見

太爺當堂配合，他仍要拿去作妾的話細細說了一遍。太爺聽罷大怒，便叫進百曉、賽葛上去，問道：「你兩人為何串合姓錢的買良

為妾？」二人猶自抵賴。太爺吩咐一齊夾起，衙役如狼似虎將夾棍緊緊收攏。兩人如殺豬一般叫喊，說：「願招！願招！」太爺喝

道：「既然願招，從實供來，倘有一字涉虛，活活敲死！」兩人從鬼門關上才進得轉來，那裡還敢隱瞞，便將實情一一供招。大爺

遂拔硃簽一枝，差人去拿錢監生。

　　不料錢監生聞知張、李二人同尤大叫去，正在衙門前探頭探腦，衙役見了，鷹拿燕雀，將錢監生拿到。大爺便喝道：「你是崇

明人，敢在這裡亂法！」錢監生那時嚇得魂已沒了，唯有叩頭道：「監生知罪。」太爺喝令取供。錢監生只得亦將實情供出。取過

供後，逐一發落：

　　張賽葛、李百曉造謀助惡，各人重責四十，枷號三月示眾。尤大串謀女，杖四十，不許再去攪擾。錢監生圖良作妾，設計遺

釁，重杖四十，再候定罪。

　　眾人伏地受杖，打得皮開肉爛。看看輪到錢監生，皂快便拖下去。錢監生抵死哀求道：「監生願罰，求全監生體面。」太爺高

唱道：「本縣只打外來流棍，不管你監生不監生！」衙役見本官動怒，便扯手的扯手，扯腳的扯腳，按倒地上。可憐錢監生生長富

家，從未受過痛苦，那裡當得起打？才打一下，好像曲蟮踏了兩頭，把身子亂扯；再打一下，「爺娘皇天」都哭出來；打到第三

板，連喊也喊不出，只思尋一地孔鑽將下去。滿堂人掩口而笑。

　　太爺也覺好笑，且叫放起，問道：「你究竟願打呢，願罰？」回說：「願罰，願罰。」太爺道：「你既願罰，該罰多少？」錢

監生哭道：「任憑太爺吩咐。」太爺道：「造化你這狗頭！你尚該三十七板，沒有打得，罰你十兩一板，快快拿出三百七十兩銀子

來與週二做本錢，便饒你打！」錢監生尚要支吾，太爺說：「你既不願罰，從新打起。」皂隸呼喝一聲，錢監生尿屁都嚇出來了，

連聲道：「遵太爺明斷！」太爺道：「既然遵斷，速即取來交與週二收領。」錢監生涕流滿面，一蹺一拐，跟著差人，拐到鋪中，

兑足三百七十兩銀子，當堂交代。太爺又喚老王到堂，對他道：「昨日你失了一女，今日加還你一婿。況你婿已有本錢，盡彀經

營，領去同居，便終身有靠了。」喜得老王叩頭不已。又取了錢剝皮不敢攪擾「遵依」，發放已畢，人人稱快。

　　且不言受杖者各自叫苦不已，單說老王忙忙接了女兒、女婿到家，一天愁事，變為一天喜事，合家快樂，供著太爺長生牌位，

朝夕焚香，祝頌福壽綿長，上海人至今傳為美談。

　　或問：「如此好官府，做書人何以不標出姓名，使人人曉得呢？」不知此係近日之事，人皆現在，說了一邊好的，便形出一邊

不好的來，招人怨恨，不如渾融些的為妙。要曉得這樣好官，世上能有幾十？就是不寫姓名，人人可以摹想得出來的。觀此書者，

見老王為人忠厚，畢竟有女兒女婿靠老終身。錢監生、張、李二光棍設盡機謀，遇了賢明官府，失盡體面，還要領受官刑。奉勸世

人，須個個把良心端正，不要妄作妄為。古語說得好：「善惡到頭終育報，只差來早與來遲。」

　　為人須要存心正，貪色貪財惹禍端。

　　演出眼前真實事，泥人木偶也心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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